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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鄂温克语（通古斯语） 
的方言和书面标准

亚历山德拉·拉夫里耶 a 
（刘婷婷译）

摘要 b：鄂温克族跨居中俄蒙三国，中国的鄂温克族与俄罗斯的

鄂温克人、蒙古国的哈米尼干人文化同源。鄂温克族是西伯利亚最

分散和最多样化的民族，他们以小群体聚居的形式生活在北冰洋至

阿穆尔河、叶尼塞河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土地上，从邻近民族那里

借用了各种文化元素，包括语言元素。本文将鄂温克语作为研究对

象，首先介绍了鄂温克族的概况，然后分析探讨了鄂温克方言的使

用、方言分类、口语思维的持久性、文学性的书面鄂温克语的发展

历程及现状，最后总结出当代鄂温克语仍处在演变过程中，一方面

鄂温克方言仍然非常活跃，口语思维根深蒂固，俄语已成为民族间

交流的语言，双语语言创新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书面鄂温克语构

思欠佳、传播不力，导致各个鄂温克群体都难以理解，从方言到书

面标准的过渡还远未实现。

关键词：鄂温克语 方言 书面标准 游牧民族 语言创新

作者简介：亚历山德拉·拉夫里耶，法国巴黎萨克莱大学环

  *   本文译自 Alexandra LavRillier, 2005. Dialectes et norme écrite en évenk contemporain （langua 
toungouse） . Les langues Ouraliennes aujourd’hui. Approches linguistiques et cognitives, 
vol.340, pp.443—446. 感谢期刊与作者授权翻译。

a  1994 年至 2002 年期间，我对雅库特南部和阿穆尔地区的鄂温克族进行 5 年的实地考察，

包括对游牧群体进行了 4 年多的跟踪调查，使我能够学习多种鄂温克方言。因此，本文

将主要基于我的实地考察数据。

b  摘要和关键词由译者补充。

当代鄂温克语（通古斯语）的方言和书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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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文化与北极研究院副教授，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

译者简介：刘婷婷，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法

语语言文化及翻译研究、法语国家及地区区域国别研究。

鄂温克族在俄罗斯约有 30000 人 a，在中国约有 34000 人，在蒙古约有

1000 人（也称为哈米尼干人，蒙古化的鄂温克部落）。从语言学的角度，他

们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支系。应用该分支语系的民族，不仅有满族

（除部分西伯利亚人之外，其余已被汉化），还有通古斯族（更确切地说，是

在苏联文学中更广为人知的鄂温克族），拉穆特人（或埃文人， 17200 人），涅

吉达尔人（622 人），乌尔奇人（3173 人），奥罗奇人（912 人），乌德盖人

（2020 人），鄂罗克人（179 人），那乃人（以前称为 Goldes，俄罗斯有 12023

人，中国东北三省有 4200 人——1989 年人口普查）。

鄂温克族在其他西伯利亚民族中占有特殊地位。确实，他们以拥有最强大

的萨满而闻名。我们正是从他们的语言中得到了“chamane（萨满）”这个词。

在探索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人们更喜欢选择鄂温克人作为向导，因为他们对环

境的了解和适应能力都很出色。他们也享有西伯利亚“最佳猎人”的美誉。

鄂温克族可以说是西伯利亚最分散和最多样化的民族。他们以小群体聚

居的形式生活在北冰洋至阿穆尔河、叶尼塞河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土地上，

从邻近民族那里借用了各种文化元素（包括语言元素）。鄂温克族大多是驯鹿

牧民，他们以驯鹿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以狩猎和捕鱼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只

有在饥荒或某些祭祀时才会宰杀家养驯鹿。

17—19 世纪之间，俄罗斯人开始定居在鄂温克人的土地上，向他们征收

毛皮税，并试图将他们基督教化。这时，东正教的圣像与萨满教的神像一起

出现，人们开始使用基督教的姓名，但直到今天，基督教仍未真正渗透到鄂

温克原住民的思想中。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苏维埃政权真正建立起来，没收了家养驯鹿，开

办了国营农场，并伴随着社会定居化趋势，建设了第一批村庄。

a  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在汉译中常被称为埃文基人。本文统一使用“鄂温克”一

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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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游牧营地开展的“全民扫盲”运动中，鄂温克人被教授俄语和

文字。孩子们被系统地安置在寄宿学校，并被禁止说鄂温克语，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书面鄂温克语 a （20 世纪 30 年代基于伊尔库茨克

地区方言人为创制的文学语言）的教学开始了。

20 世纪 50 年代，年轻的鄂温克人被派到圣彼得堡的北方民族研究院 b，

成为第一批本土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作家或民俗学家。他们是

书面鄂温克语最积极的捍卫者。尽管他们努力将这种文字形式的鄂温克语强

加为区域群体间交流的语言，甚至作为唯一的语言，但当今的鄂温克语仍然

非常方言化，似乎想要抵制标准化；此外，口头语言在说鄂温克语的人的思

想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不同地区有所变化，具体取决于他们是来

自泰加亚寒带针叶林的游牧民、乡村的行政人员还是城市的知识分子。根据

地区不同，泰加针叶林游牧民群体占比 30% 至 70% 不等。由于需要跟随家

养驯鹿和猎物迁徙，他们很少在同一个营地停留一个月以上，并且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在 16 岁时就辍学了。通常几个营地都驻扎在同一个村庄周围，因此

乡村里的鄂温克人与泰加针叶林鄂温克人会形成一种近亲关系。乡村里的鄂

温克人靠劳动收入、狩猎和偶尔的采摘为生，其中一些人在义务教育之后会

继续学习一年或两年。城市聚居区中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他们

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与大自然有关的活动。

一、鄂温克方言的使用

与其他西伯利亚语言不同，鄂温克语远非一种濒临灭绝的语言。官方

数据显示有 30% 的使用者，但实地调查表明，根据族群的不同，鄂温克

方言实际使用率从 5% 到 90% 不等。尽管学校里教授书面鄂温克语，但在

那些早已放弃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中，方言往往会完全消失。我们还在一

些鄂温克群体中观察到文化融合的现象：例如，一些游牧的鄂温克族群最

近被雅库特化了。他们只说雅库特语，仅仅保留了与狩猎和驯鹿饲养相关

的鄂温克词汇；只有少数长者能够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鄂温克语和雅库 

a  鄂温克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日常生活中，鄂温克人用口语形式对话，译者注。

b  该研究院成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旨在培训西伯利亚的土著青年。自开放后，叶尼

塞地区的鄂温克人就在那里学习，但直到后来，东部地区的鄂温克人才进入那里。

（Vasilevič, 1969: 75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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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语）。

如今保留方言最完好的鄂温克人聚居在雅库特南部、阿穆尔州、萨哈林

岛以及布里亚特的一些村庄。然而，方言保留最完好的是泰加地区的游牧民

族，而不是定居在乡村和城市里的居民。在这些地区，语言和身份密切相关，

那些不懂鄂温克语方言的人被称为 lu:ca （俄语），这可不是赞美之词。在泰加

地区，鄂温克语几乎是唯一语言，而在村庄中，鄂温克语和俄语双语盛行 a。

事实上，当游牧民在村庄时，他们更喜欢用俄语表达；乡村的年轻人大多能

够很好地理解鄂温克方言，但不敢用这一母语回答，因为担心自己的俄式口

音会被嘲笑，这种情况时常发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孩子

离开村庄里的学校前往泰加针叶林地区，他们的鄂温克方言通常比俄语说得

更好。最后，在村庄里出现了语言创新，主要是由年轻人用鄂温克方言表达

无法翻译成俄语的内容，因为这是鄂温克文化所特有的。除了在俄语讲话中

使用现有的鄂温克语表达方式进行语码转换外，还创造出了混成词。这些词

汇有以下几种构成方式：

—或者是俄语词根加上鄂温克语词缀。例如，动词“重复”的命令式

povtori-kèl!（povtori-= 俄语动词词根 +-kèl= 表示单数命令式的鄂温克语后

缀），单词“烛台”svečka-ruk， （svečka= 俄语“蜡烛”+-ruk= 表示“包含某

物”的鄂温克语后缀）。

—或者是鄂温克语词根加上俄语词缀。例如，动词不定式“在驯鹿中超

越某人”suptèderè-vat’ （suptèderè= 鄂温克语动词词根 +-vat’= 俄语未完成时

不定式的标志），或带有感情色彩的单词“驯鹿宝宝”èηneken-ok （èηneken=

鄂温克单词 +ok= 俄语中动物幼崽的情感后缀）。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创新，俄语成分和鄂温克语成分互相交错，例如

povtori-derè-vaet ！ “他不断地重复！” （povtori-= 俄语动词词根 +-derè-= 表示

动作频率或连续性〔未完成时的〕的鄂温克语后缀 +-vaet= 俄语动词的标志，

第三人称单数）。

这些创新既用于俄语口语中，也用于鄂温克语口语中。它们有助于弥补

俄语在某些领域（如驯鹿饲养或狩猎）的不足，或者丰富表达方式。此外，

a  鄂温克语是游牧狩猎者的语言，对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差；有一些词汇是从俄语转化

而来的，用于表示借用对象。例如， tèrèpké 来自俄语 trjapka， “碎布，抹布”等词汇。借

用对象的名称因时代而异：七十岁以上的人会说 ičepvupki （“某人看”） “电视”，而其他

年代的人则使用俄语单词 tele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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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语言创新有时会让外来者无法理解。但通常，这些创新只是出于娱乐或

幽默的目的。在五年的实地研究中，我注意到许多这样的创新，也计划更系

统地开展研究。

由于这些语言现象的多变性，目前很难对其进行分类；也许可以将它们

看作是洋泾浜化的征兆。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这种差异似乎是一

种身份参照。例如， Iengra 村（雅库特南部）的鄂温克人使用创新词 na:ma-

derè-vat’ （“给驯鹿装鞍”）， （na:ma-= 鄂温克语词根“骑行鞍”+derè-= 鄂温

克语未完成时后缀 +vat’= 俄语动词未完成时不定式的标志）。而他们的邻居，

来自 Ust’-Njukža 村（阿穆尔州）的鄂温克人，使用创新词 na:ma-č-et’ （na: 

ma-= 鄂温克语“骑行鞍”+-č-= 鄂温克语动词的标志 +et’= 俄语动词不定式

的标志）来表达相同的含义。

二、鄂温克方言的分类

人们通常认为，鄂温克方言有三大类，即以 S、Š、X 或 H 的发音来定

义。然而，这种分类法经常被质疑，人们更喜欢说 51 种公认的不同方言。a

实地调查表明，按地区划分发音的分类并不准确，而且实际情况要复杂 

得多。

各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S， Š， X 或 H 的发

音；例如根据不同的方言， “他躺着”，会被读作 sukladerèn、šukladerèn、

xukladerèn 或 hukladerèn； 2）音节甚至音素的细微变化；例如，根据不同的

方言， “老鼠”这个词会被读作 ciηèrikan 或 tèpèrikan， “幼鼠”这个词会被读

作 ciηkèrè 或 ceηkirè； 3）同一词汇的不同含义；例如，根据不同的方言群体， 

“kolbo”这个词可以表示有顶棚的空中楼阁，也可以表示一根柱子，还可以

表示一个小型的空中平台； 4）外来词的来源；例如，在叶尼塞的鄂温克人

中， “刀” “面包” “剪刀”等词来自塞尔库普 b，而在斯塔诺夫山脉 c的鄂温克

人中，借用对象是来自俄语或雅库特语的词汇； 5）最后，在一些后缀上，主

要是动词后缀；例如，为了说明他们的方言差异，受访地区的鄂温克人说： 

a  请参阅 Vasilevič 1958： 645—663 和 Bulatova-Grenoble 1999： 3。

b  南部萨摩耶人，叶尼塞鄂温克人的邻居。

c  连接雅库特南部和阿穆尔地区鄂温克族的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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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 -rin，他们说 -ča。”而这些差异被视为重要的身份标志，就像节日服

装上多样化的图案一样，能使人们一眼就辨认出一个人的出身。此外，在谈

到他们自己时，鄂温克人经常说： “我们鄂温克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小

型的异族通婚社会显然热衷于尽可能地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其内部

界定了一些群体和子群体，也许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联姻 a。

方言的密度有时非常高：例如，仅在 Iengra 村（雅库特南部），就有四

种不同的方言 b。虽然方言之间的差异乍一看很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

声称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话，但是我们观察到他们只需共处三天时间，就能相

互理解对方的话。

事实上，在鄂温克方言中，甚至在通古斯—满语之间，共同词根的词汇

是很多的。任何人只要很好地掌握了语言的结构，以及一些补充词汇，就可

以理解许多鄂温克方言，甚至可以理解其他通古斯—满语。据消息提供者介

绍，以前人们会教孩子一些必要的知识，以便他们能够理解邻近族群的方言

以及过去经常遇到的其他民族语言。时至今日，孩子们仍在接受有关其他群

体方言的教育。多语言传统由来已久。过去，在俄语成为主导语言之前，斯

塔诺夫山脉的大多数鄂温克人都会说汉语、雅库特语和埃文语。如今，那些

已经掌握三种语言（鄂温克语、雅库特语和俄语）的长者，也懂得鄂温克语

的几种方言。至于年轻人则会说俄语，最多讲两种鄂温克方言。

我们注意到，使用多种鄂温克方言的人（通常是以鄂温克语为母语的

记者、民族学家或民俗学家，如 G. I. Varlamova、A. N. Myreeva 或 L. A. 

Alekseeva），很容易理解其他通古斯—满语，如埃文语、那乃语、涅吉达尔

语和乌德盖语。这些专家承认，他们必须首先构建一种抽象且系统化的语言

解码网格。

相比之下，那些只接触一种或两种方言的鄂温克人承认他们不懂其他方

言。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没有一个系统化的认知，尤其是

他们不再掌握其语音结构的隐性表征：他们专注于发音，这会导致一种认知

障碍，一个简单的语音变化（如“他工作”xavalderèn 而不是 avalderèn）可

能会让他们完全分辨不清。

a  鄂温克人不仅根据居住地、游牧的泰加地区和河流、氏族名称、俄罗斯姓氏、母系和父

系亲属关系、联姻来区分，而且也根据方言来区分。

b  1958 年，苏塔姆河、戈纳姆河、阿尔丹河和京普通河的鄂温克族群聚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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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语思维的持久性

在实地调查中，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承认他们不会写鄂温克语，我观察到

他们在一篇文章中每次用不同的拼写方式写同一个词。我还注意到他们阅读

书面鄂温克语非常困难，无论使用哪种方言转写；然而，当我大声读出单词

时，他们都能理解。这个问题也是认知方面的：说鄂温克语的人对自己语言

的表述是排斥书面文字的，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自己的语言以书面形式出现。

这似乎是令人惊讶的，因为鄂温克人不仅非常喜欢阅读俄语，而且几乎每个

人都在课堂上学习过书面鄂温克语，因此，他们应该认识字母表。另一方面，

我经常听到鄂温克学生在看到我的备忘录时说：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你

没有记忆吗？”a

然而，固定书写的理念似乎开始深入人心。例如，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

用鄂温克语写信，虽然拼写并不严谨。同样，尽管传统上歌曲的歌词是即兴

创作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了带有固定书写文本的鄂温克歌曲的

出现，然后由大家传唱 b。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以自己的方言为中心的口头语言观念在鄂温

克人中持续存在。他们珍视自己的差异，将其视为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重

要身份标识。最后，由于引入俄语作为不同方言的鄂温克人之间的交流语言，

导致个人使用的方言或语言数量减少，他们以前所处的语言环境已经大大弱

化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对语言结构的理解不再像以前那样发展了。除了

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对他们来说，现在方言的水平已经成为相关水平，而不

是包含方言差异的语言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性的、标准化的书面鄂温克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四、书面标准

鄂温克人过去习惯在路上留下标记（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以便向

a  同样，在泰加针叶林地区，我的绰号是 dukuvkibèe，意思是“不断写作的人”。

b  固定文本的口头传统（神话、传说、童谣和谜语）正在消失。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还出现了一系列鄂温克语的苏联宣传歌曲。有关鄂温克人当前音乐传统的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阅 Lavrillier 和 Lecomte 2002 年的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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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经过的人传达各种信息，这被认为是书写的开始。a。这些留在路上的标

记通常用通用术语 ilkèn 来指代，这也是当代原住民报纸的标题。

虽然鄂温克语（涅尔琴斯克方言）的第一个语法可以追溯到 1856 年

（M. A. Castrèn），但鄂温克语直到 1929 年才获得官方的拉丁字母表。随后，

基于伊尔库茨克地区的方言人为创制了一种书面语言。1937 年，西里尔字母

取代了拉丁字母。1952 年，一种新的书面语言被创造出来，这次是基于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方言。1931 年，第一本书面鄂温克语书籍出版。1932 年，

第一本学习鄂温克语的教科书问世，主要基于 G. M. Vasilevič 的成果；到

1934 年，大约有 150 本用鄂温克语著成的书籍出版 b。

除了 Nedjalkov （1997）和 Bulatova （1999）之外，其他鄂温克语语法书

和教科书将其描述得比实际情况复杂得多。1952 年重建的书面鄂温克语的最

大缺陷是用于书写的字母不足。它在西里尔字母表的基础上加上了 H［η］和

ɧ［γ］。j+ 元音由单个的俄语字母 я［ja］、ë［jo］、e［je］等表示，这导致了

一些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破坏了元音的和谐。因此，许多从事鄂温克语研究

的学者（语言学家、口头文学专家或民族学家）会使用更合适的转写。例如， 

G. I. Varlamova （1986： 13—14）更喜欢摆脱官方的书面鄂温克语，以便更加

接近口语：她不仅用俄语 й 表示元音后的 j，或用省文撇号表示辅音颚化，

而且还拒绝使用俄语 x，用 h 代替，她用后缀 -da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遇到的

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用书面鄂温克语的后缀 -mi 表示动词的不定式。因为这

种人为创造的书面文学语言不易理解，即使对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鄂

温克人也是如此。

然而，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书面鄂温克语仍然在各级学校里教授，并被

报纸、广播和电视所使用。

它在学校的教学 c往往是存在问题的。教师是来自乡村的年轻人，他们

曾在俄罗斯大学学习过，但对书面鄂温克语的掌握程度不高，而且教科书中

也没有足够详细的语法部分 d。有两种情况： 1）要么在家庭中长期不说鄂温克

a  详细的描述可以在 Vasilevič 1963 中找到。

b  Bulatova-Grenoble 1999: 3; Nedjalkov 1997; Narody Rossii 1994: 416—419 et Vasilevič 1969: 
767—770.

c  鄂温克语作为一门特殊科目授课，其余课程以俄语授课。

d  然而，在过去三年中，为编写包含语法内容的新教科书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至于广播

节目，只有熟悉几种方言的老前辈才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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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孩子们把书面鄂温克语作为一种外语来学习，其使用仅限于一些儿歌童

谣； 2）要么父母仍然讲鄂温克方言，孩子在两种鄂温克语之间左右为难，处

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他在家里说鄂温克方言，但这种方言会让他在

学校得到一个较差的成绩，另一方面是在学校学习的书面鄂温克语，但他的

父母并不能真正理解。因此，孩子们只能独自面对这两种语言，最终选择俄

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除非他去泰加针叶林地区生活）。在这两种情况下，孩

子们都不学习书面鄂温克语。因此，他们无法接触到现代鄂温克文学，甚至

可能放弃他们懂得的鄂温克方言。

传播书面语言的其他方式有书面报刊、电视和广播。广播节目和出版物

在叶尼塞地区很常见，但在东部地区则非常罕见。例如，雅库特共和国 a是

唯一一个播放广播节目（Gevan，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鄂温克语“黎明”，每

天早晨六点播放）和电视节目（雅库特族和共和国其他四个土著民族共享，

每周一次）的地方 b。要想对书面语言有足够的了解并加以运用，唯一的方法

就是将其作为大学的专业来学习。

据消息提供者介绍，至少需要四年才能大致掌握书面鄂温克语的标准。

知识分子捍卫统一的鄂温克语的理念，特别是面向其他民族时。然而，当

他们（我的消息提供者们）相互交流时，他们很少使用书面鄂温克语作为

方言间的交流语言。他们更喜欢将自己的方言与对话者的方言相结合。因

此，只有那些不以鄂温克语为母语的知识分子才会将书面鄂温克语用作口

头交流语言。他们是书面鄂温克语最坚定的捍卫者，也是最纯粹的捍卫者。

他们试图从书面鄂温克语及其方言中清除所有外来词汇。例如，他们指责

他们的学生“没有正确地说鄂温克语” （然而这些学生从出生就开始说鄂温

克语），理由是他们说 dorobo （雅库特语对俄语“你好”的变形）而不是 
mènduc，说 buttunnu （雅库特语 bütünnü “全部，所有”）而不是 upkat，这个

词在鄂温克语的许多方言中都能找到。学生们感到被冒犯并反驳道，村庄里

的人们已经这样说了几个世纪了。这种纯粹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用鄂温克语

a  又名萨哈共和国，现在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行政区，世界上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译

者注。

b  但许多村庄离首都太远，无法接收这些节目。

c  这个词被知识分子归类为叶尼塞的鄂温克语，但奇怪的是，它与传统的蒙古问候语

mendee 很相似！ （字面意思是“健康！”）事实上，在大多数鄂温克方言中， “你好”被

说成“讲述！” “你今天做了什么？” “你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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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结构替换表示现代物品的外来词。目前，知识分子是唯一坚持这种做

法的群体 a。

这种纯粹主义在多民族语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在城市中，无

论方言还是书面文学标准的鄂温克语，在面对其他民族时都被当作一面文化

旗帜。它因此成为整个民族的身份标识，而在传统环境中，方言标志着地理

子群的身份 b。但就目前而言，书面鄂温克语尚未发挥语言规范的作用，尽管

很少有知识分子像鄂温克语言学家 Bulatova （1999： 3）那样公开承认这一点。

尽管她意识到书面鄂温克语目前无法实现其目标，但鄂温克知识分子仍

动员起来捍卫这一语言，原因有很多。首先，这些知识分子感到有责任把自

己的语言从文化虚无中拯救出来。一个不使用自己语言的民族将不再是一个

完整的民族，这种想法在他们当中非常普遍。他们还意识到，由于抛弃传统

的生活方式，方言形式的鄂温克语可能会消失，他们解释道：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确保向标准化、现代化和书面化的鄂温克语过渡，这使我们能够在

城市化和多民族的环境中保持鄂温克人的身份。”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当

今的书面鄂温克语无法很好地完成这种过渡。

其原因如下： 1）基础方言选择不当，而且语言适应性差； 2）书面鄂温克

语采用的拼写规则不能准确、连贯地表述方言； 3）其教学和推广力度不够，

且教学构思不清晰。此外，鄂温克人的口语思维根深蒂固，好似差异化的方

言是日常必需的，以至于无法接受放弃方言而使用标准化语言的想法。

因此，书面鄂温克语仍然是一种精英语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使用。

以鄂温克方言为母语的人对书面鄂温克语的定位有不同的感受：一些人认为

它是另一种方言；而另一些人甚至不认为它是鄂温克语。这导致鄂温克人对

《真正鄂温克语》的定位完全混淆不清 c。

综上所述，当代鄂温克语的现状如下。一方面： 1）鄂温克方言仍然非常

活跃，尤其是在游牧生活环境中，即使实地观察表明泰加针叶林地区的年轻

a  在苏联的大多数本土语言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运动。

b  这种坚持方言多样性的功能之一是区分群体，这使得（在异族通婚社会中）能够找到盟

友，与之进行联姻，从而确保社会的繁衍。在城市中，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所有鄂温

克人团结成一个民族，在面对邻近民族时，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统一标准的价

值，也是威望的来源（因为它是书面的）。

c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真正”语言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从学校开始教授书

面鄂温克语引入的。当学生们用他们的方言表达时，老师们会告诉他们： “你说的不是真

正的鄂温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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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的方言比他们的长辈更加简练； 2）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所熟知

的方言数量大大减少，这使他们无法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语言； 3）鄂温克方言

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很差，这导致一些人认为“如果要借用俄语词汇，不如

直接讲俄语！”； 4）俄语已成为民族间的交流语言，双语语言创新正在形成，

从长远来看，这也许就是洋泾浜甚至克里奥尔语言现象的先兆。

另一方面，现有的书面标准构思欠佳、传播不力，以致各个鄂温克族群

都难以理解。但是，它还被教给学校里的孩子们，到目前为止，这种学习的

唯一结果就是促使孩子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书面鄂温克语仍然仅是一种僵硬

的文字，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使用这种书面标准。标准化、现代化的书面语

言的想法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希望保持和提升整个民族在当

今世界中的地位。为此，他们开启了修订书面鄂温克语的计划 a。

因此，当代鄂温克语仍处于演变过程中，从方言到书面标准的过渡还

远未实现。虽然现在预判未来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鄂温克人

（无论是知识分子、泰加针叶林地区的游牧者还是乡村的定居者）都珍视他们

的语言，就像珍视值得尊重的民族身份一样。鄂温克人疑问道： “如果我们不

再是游牧民族，又不懂自己的语言，那如何证明我们是鄂温克人呢？”鄂温克

语是所有辩论和所有身份问题的核心，对于忽略了民族语言的鄂温克人来说，

鄂温克方言显得十分复杂，而对于那些保留了民族语言的人，鄂温克方言则

是其骄傲之源。在婚礼之时，老人们坚持认为有必要将祖先的语言作为一种

生活方式传承下去，他们在祝福中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 “永远不要失去你的

尊严，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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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s and Written Standards of the Contemporary 
Ewenki Language (Tungusic)

Alexandra Lavrillier  

(Translated by Liu Tingting)

The Ewenki ethnic group straddles the border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with the Ewenki ethnic group in China, the Evenki people in Russia, 

and the Khamnigan in Mongolia sharing identical cultural origins. The Evenki 

peopl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scattered and diverse ethnic group in 

Siberia. They live in small groups across a vast territory ranging from the Yenisei 

River to the Sea of Okhotsk, and from the Arctic Ocean to the Amur River. 

They have borrowed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including linguistic elements 

from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Evenki 

language. It first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Ewenki ethnic group, 

analyzes the usag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Evenki dialects, the persistence of 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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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ity,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terary written Evenki,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Evenki language, which is 

in a state of flux. On the one hand, Evenki dialects are still very active with oral 

thinking deeply rooted, and Russian has become the communication language 

between ethnic groups, with bilingual linguistic innovation emerg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terary Evenki language suffers from poor conceptual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even various Evenki groups to understand,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dialect to written standard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realized.

Key words: Ewenki; dialect; written standard; nomads; linguistic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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